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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本质是知识创新，如何提升知识创新绩效至关重要。

本文基于知识网络视角，以社会网络、知识创造等理论为基础，以吸收能力为中介变量，分析高技术企

业知识网络权力与知识创新绩效的关系，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对224份有效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

现：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分别对高技术企业知识层绩效和产品层

绩效有正向影响；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影响效果最强；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产品层绩效的

影响效果最强；知识网络权力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通过

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正效应最显著。研究结论为高技术企业提升知识创新绩效开辟了新视角，为

知识网络中的高技术企业进行知识创新，提升知识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性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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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The significance of knowled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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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s self-evident, the essence of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s know-
ledge innovation.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network,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ocial net-
work and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aking absorptive capacity a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network power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224 valid samples by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power, know-
ledge network loc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network relationship power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knowledge layer performance and product layer performance respectively; knowledge net-
work capability power is the strongest effect factor on knowledge layer performance; knowledge 
network location power h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roduct layer performance; ab-
sorptive capacity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network power 
on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knowledge network capability power has the most signif-
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absorptive capacity. The re-
search conclusion opens up a new perspective for high-tech enterprises to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high-tech enter-
prises in the knowledge network to carry out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knowledge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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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技术企业技术更新迭代速度快，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1]。由于创新的本质是运用已有知识

创造新知识的动态过程[2]，高技术企业仅依靠其自身的知识资源已经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只

有与其他知识网络结点建立联系，共同构建企业知识网络，才能营造高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3]。
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权力会对知识网络内其他企业及整个知识网络产生影响，导致高技术企业对知识

与信息的获取、整合和创造能力产生差异，进而影响高技术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4]。因此，高技术企业

知识网络权力如何影响知识创新绩效，成为高技术企业亟需解决的关键研究问题。吸收能力可以将高技

术企业在知识网络中获取的知识资源进行创造、转化与利用[5]，因此，知识网络权力、吸收能力和知识

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密切的创新关系，但是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拟对知识网络权力

和知识创新绩效间内在关系，以及吸收能力在其中的关键作用进行研究探讨。 
为此，本文主要关注 3 个问题：第一，知识网络权力的运用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何种作用？第二，

知识网络权力的不同类型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是否是不同的？哪种类型的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

效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三，知识网络权力是否通过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影响？如果

起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还是完全中介？为了解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知识网络视角，研究高技术企业

知识网络权力，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三个变量间的关系。本文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实证分析了高技

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的影响，发现了吸收能力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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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为知识网络中的高技术企业通过网络权力提升知识创新能力进行了理论指导。 

2. 文献综述 

对于知识网络权力与知识创新绩效的关系，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种观点和看法。 
1) 基于网络关系的知识网络权力的正向作用。企业网络中往往存在着知识网络影响力相对较大的成

员，他们所拥有的知识网络权力可以在网络关系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Hallk 等[6]认为，企业可以利用其

在网络中拥有的较大权力调适网络关系，形成共同的网络规范，高效处理网络运转中发生的问题，提高

决策速率和网络运行效率。魏龙等[7]认为，知识网络权力正向影响网络惯例，并对网络惯例的正向影响

更强。卢艳秋等[8]认为，知识网络权力通过网络关系对技术创新产生中介作用。 
2) 基于创新合作的知识网络权力的间接作用。Aime 等[9]认为，合作网络中权力分布越稳定，则整

个合作网络的稳定性越高，网络内成员共同参与决策的积极性越高，合作关系越来越趋向于紧密连接。

孙国强等[10]认为，知识网络权力越大的结点，行为自由度越大、行为空间越大，越倾向于维护权力。吴

松强等[11]认为，较大的知识网络权力可以驱动合作企业间企业合作行为的产生，进而维持自身技术创新

优势地位。 
3) 基于知识创新绩效的知识网络权力的正向作用。高技术企业利用知识网络权力，可以快速挖掘和

获取知识资源，缩短新知识开发时间，营造高技术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竞争优势。Micheli 等[12]认为，

不同的网络带来不同的知识来源组合，增加了发展创新想法的机会，有助于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韩莹

等[13]认为，知识网络权力通过企业的探索式知识共享行为对创新绩效产生中介作用。李庆满等[14]认为，

知识网络权力通过知识获取对技术创新产生部分中介作用。戴万亮等[15]进一步指出，知识网络权力通过

知识获取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过程并非是线性的。方岚等[16]认为，知识网络权力通过关系承诺对弱势企

业绩效产生调节效应。Innocenti 等[17]认为，知识网络可以有效促进知识的传播，从而支持知识创新能力

的提升。徐可等[18]认为，知识网络权力在双创行为(创新驱动和创业导向)对企业绩能的影响路径中具有

中介效应。王核成等[19]认为，企业知识网络嵌入性通过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影响。Cong
等[20]认为，网络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资源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知识管理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带来

显著的提升。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国内外学者对知识网络权力进行了大量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研

究成果。通过梳理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学者们不但探究了知识网络权力对企业创新绩效、自主创新绩效、

集群创新绩效、创新能力、弱势企业绩效、技术创新和企业绩能的直接影响。同时，学者们也引入了网

络运行效率、知识共享行为、知识获取等作为中介变量从多个角度研究知识网络权力对创新绩效的间接

影响作用。企业的技术创新、自主创新和产品创新等广义上的创新归根结底都是知识的创新。在知识网

络视角下，高技术企业间进行沟通与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其他网络结点的知识资源，进而转化为可

以为己所用的新知识[21]。现有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知识元素的获取与传递，而没有考虑高技术企业自身是

否能够有效消化知识元素，并将其高效转化为新知识。基于此，本研究在知识创造理论的基础上，引入

吸收能力，从社会网络理论视角探究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创新性。 

3.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3.1. 理论基础 

3.1.1. 知识网络权力 
企业知识网络权力由社会网络权力演化而来，对知识网络权力的解释通常从能力、位置和关系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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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展。Giddens [22]认为权力是一种干预事件和改变事件的能力，拥有权力的企业可以在网络中计划、

管理和安排工作任务；Peter 等[23]认为，处于不同网络位置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权力，稀缺资源的流动

被关键网络位置上的企业所控制；Foucault [24]将权力看作是关系的一种形态，认为权力是多重复杂关系

所构建出的依赖网络；Martin [25]认为权力不是个人或单个企业的属性，权力是企业间、个人间或企业与

个人间的某种关系所具有的属性。韩莹等[13]将网络权力划分为网络能力权力、网络位置权力和网络关系

权力 3 个维度。本文借鉴韩莹等的维度划分，也从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

系权力 3 个维度对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进行探讨。 

3.1.2. 知识创新绩效 
知识创新是企业在知识网络中吸收其他节点的异质性知识，并将自身储备的知识资源与吸收的新知

识进行融合，创造出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新知识、并将新知识在知识网络中扩散和共享的创新模式。高技

术企业进行知识创新可以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最终提升知识创新绩效。 
本文参考王颖[26]的研究，将知识创新绩效作为结果变量，按照新知识的创造和利用情况，从知识层

绩效和产品层绩效 2 个维度进行分析。知识层绩效是指高技术企业在知识网络中通过获取和整合已有知

识，创造和转化新知识的能力，侧重于新知识的数量和质量。产品层绩效是指高技术企业利用创造出的

新知识，开发全新产品和新工艺或对原有工艺进行改良，侧重于新产品、新工艺的数量和质量。 

3.2. 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假设 

1) 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 
Håkansson [27]最早提出企业网络能力这一概念，他认为企业网络能力可以改善企业网络位置，处理

网络间企业关系。Ritter [28]认为，企业可以通过网络能力构建、运营和维护商业网络，从而获得竞争优

势。邢小强等[29]则认为，网络能力来源于企业内部自身拥有的知识资源和由其他渠道获取的知识资源，

企业可以通过网络能力发现网络的潜在价值、构建和塑造网络的独特结构、维护与利用网络内联系渠道，

获取关键性资源和协调网络动态变化。Rusanen 等[30]认为，企业的网络能力越强，越善于与网络内其它

企业维持互信、紧密的合作关系；合作关系越紧密，越能快速识别和获取外部具有价值的丰富知识资源。

Mu 等[31]认为，网络能力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和利用外部资源来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高技术企业通过知

识网络能力权力参与知识网络的设计，改善其自身网络位置，维护网络节点间的联系渠道，识别网络价

值，共创网络愿景，获取关键性知识资源，提高知识创新绩效。 
高技术企业也通过知识网络能力权力构建高频的知识资源交换网络，从知识网络整体层面对知识网

络进行管理，塑造网络结构，优化网络关系，引导网络动态变化，促进直接和间接知识溢出，有利于提

高知识层绩效，在促进知识层绩效提升上具有最大强度。基于此，本文假设： 
H1：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H1a：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b：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产品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1c：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正效应强度大于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

识层绩效的正效应强度。 
2) 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 
社会关系学派认为，在嵌入程度上，不同成员存在不同差异，在社会网络中具有优势网络位置的企

业在资源的获取和分配上具有优先权[32]。Koka & Prescott [33]指出，占据知识网络优势位置的企业可以

引导知识网络向自身可以快速获取外部知识的方向动态变化。Salisu 等[34]也研究发现，相对于网络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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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处于非核心位置的企业，处于核心位置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获取网络中的稀缺

资源进行创新。吴福象等[35]认为，处于优势位置的企业可以与网络内其他企业进行高频互动，从而建立

相互信任的关系，破除知识转移障碍，传递、整合和利用专业化知识。田君儒[36]等认为，处于网络中心

位置的企业具有更大的网络权力，能够获得网络内其他节点企业更多的网络认同，在与其他节点企业互

动的过程中，可以将网络认同转变为关系资本，达到良性循环的目的。在知识网络的知识流动过程中，

高技术企业利用知识网络位置权力获取网络内其他知识节点传递的大量异质性知识资源，可以及时把握

知识创新发展动向，防范创新风险，缩短新知识和新产品开发创造时间，提高知识创新绩效。 
高技术企业运用知识网络位置权力从知识网络结构层面出发，在知识网络结构上占据优势位置，具

有高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的企业拥有多重信息渠道和信息源，可以快速获取和整合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各种

信息和知识资源，降低新产品开发成本，提高产品层绩效，在促进产品层绩效提升上具有最大强度。基

于此，本文假设： 
H2：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H2a：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知识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2b：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产品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2c：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产品层绩效的正效应强度大于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产

品层绩效的正效应强度。 
3) 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 
在日趋激烈的竞合背景下，高技术企业能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取决于高技术企业能否建立和维护各

种关系[27]。Li 等[37]认为，通过网络嵌入，企业可以获取互补性资源，维持与网络内其他企业建立长期

的互惠关系，共享关键知识和信息，提高创新绩效。Falzon 等[38]认为，具有较高网络权力的企业同时也

伴随着较好的关系能力，可以提升网络的动态稳定性，促进创新产出。知识网络关系权力较大的高技术

企业能够有效地维持企业间相互信任的关系，降低跨组织边界传递隐性知识的难度和成本。高技术企业

通过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促进知识网络内知识协同效应的产生，引导利益各方达成动态平衡，在高频互动

中转移隐性知识，提升高技术企业知识创新能力，创造出有利于新产品开发的新知识，最终提高知识创

新绩效。 
高技术企业运用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从知识网络微观层面着手，构建与其他知识节点的知识流通渠道，

维持信任、互惠、频繁沟通的节点关系，推动企业间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异质性知识的获取。基于此，本

文假设： 
H3：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 
H3a：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H3b：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产品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3.3. 知识网络权力与吸收能力的研究假设 

LATIFF 等[39]认为网络权力较大的企业可以更大幅度地控制和支配网络内的各种知识和信息资源。

HAYEK [40]最早将权力和知识这两个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决策权的获取依赖于知识分布的集散情况，即

拥有更多知识的人应被赋予更多决策权。因此，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流向控制和资源分配

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外部竞争逐渐加剧，高技术企业利用知识网络权力通过知识网络与其他知识节点建

立联系实现知识资源和信息的共享，在跨边界获取其他知识主体大量异质性知识的过程中将会产生不同

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方式来分析问题，提升企业自身的吸收能力。基于此，本文假设： 
H4：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对吸收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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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企业的吸收能力是以资源获取为前提的，而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能力权力能够改变自身所

处的网络位置，优化知识网络主体间的关系，有效识别外部知识资源，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进行

知识资源的获取，进而影响高技术企业的吸收能力。基于此，本文假设： 
H4a：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吸收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高技术企业的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可以使高技术企业成为知识网络内各知识节点间的“桥梁”，高技

术企业因此具有多元化的知识获取渠道和知识源，增强其在知识网络中的资源获取能力，通过知识资源

数量促进高技术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基于此，本文假设： 
H4b：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吸收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高技术企业运用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可以与各知识节点建立稳定高效的知识交换渠道，有助于高技术

企业与知识节点间进行隐性知识的交换和信息的传递，有利于知识资源的吸收与消化，在知识资源的质

量方面促进高技术企业吸收能力的提升。基于此，本文假设： 
H4c：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吸收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通过与其他知识节点建立稳定关系以获取高质量知识，进而提升吸收能力。知识

网络位置权力通过充当其他知识节点间的“桥梁”以加大知识流量，获取大量异质性知识，进而提升吸

收能力。而知识网络能力权力能够同时从质量和数量上获取知识，提升吸收能力。基于此，本文假设： 
H4d：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吸收能力的正效应强度大于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

系权力对吸收能力的正效应强度。 

3.4. 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的研究假设 

根据知识创造理论，在知识外化阶段，知识网络中的其他网络节点，将自身隐性知识显性化。在知

识组合化阶段，高技术企业利用网络权力促使知识资源向自己流动。在内化阶段，对知识资源进行整合

和吸收。在知识的社会化阶段，创造出的新知识在组织内部间以隐性知识的方式进行传播，最终实现知

识创新和产品创新。 
吸收能力意味着较强的知识元素消化能力，有利于高技术企业从外部获取知识，激发高技术企业更

积极地参与对知识的获取、吸收、转化和利用。高技术企业吸收能力越强，则越能消化吸收从外部获取

的知识，促进新知识地产生，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提升知识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假设： 
H5：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高技术企业通过吸收能力整合、筛选和融合异质性知识和信息资源，对现存知识进行融合再利用，

创造出新的能使企业获取优势市场地位的独特知识资源。基于此，本文假设： 
H5a：吸收能力对知识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具备良好吸收能力的高技术企业，能够不断深入分析产品制造工艺，提高产品生产水平，对产品开

发和工艺改良产生新的想法，持续改进产品和工艺。基于此，文本假设： 
H5b：吸收能力对产品层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3.5. 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假设 

当知识网络内各知识节点间经由知识网络权力建立的知识流通途径越多，知识资源的流动速率越快，

各节点间通过吸收能力进行充分的知识资源交换。高技术企业基于此获取大量异质性知识资源，之后要

对这些知识资源进行筛选，识别出可以为自身所利用的有价值知识，提升知识增量，融合存量知识与增

量知识，最终完成新知识的创造。此外，知识资源不是固定不动的，它处于从一个知识节点到另一个知

识节点的随时流动的状态，可以增强知识资源的汇聚作用，持续激发创新性想法的产生，之后将想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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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研发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过程，缩短新产品和新工艺的研发时间，减少研发风险和研发成本，提升新

产品和新工艺的创新性。以上两个方面都需要依赖吸收能力的作用对知识资源进行有效吸收和传递，基

于此，本文假设： 
H6：吸收能力在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高技术企业运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改善自身在知识网络中的位置，依靠有利位置使用知识网络位

置权力获取多元化知识资源。高技术企业也运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优化知识网络关系，依靠与其他知

识节点间的关系使用网络关系权力进行低成本的知识交换，获取高质量的知识资源。高技术企业在获得

知识资源后，利用吸收能力，识别、消化、吸收和转化知识资源，继而提升知识创新绩效。基于此，文

本假设： 
H6a：吸收能力在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6b：吸收能力在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H6c：吸收能力在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 
通过吸收能力，高技术企业利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获取的既具有数量又具有质量的知识资源所创造

的知识创新绩效要优于仅使用知识网络位置权力获取的多元化知识资源和仅使用知识网络关系权力获取

的专业化知识资源所创造的知识创新绩效。基于此，文本假设： 
H6d：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大于知识网络位置权

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据此，本文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 
 

 
Figure 1. Conceptual model 
图 1. 概念模型 

4. 研究方法 

4.1. 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以高技术企业作为调查对象，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调查高技术企业管理者对于网络权力和知

识创新绩效的看法。2019 年 4 月至 9 月，向各高技术企业发放网上调查问卷，回收调查问卷总计 375 份，

在进行问卷有效性判断后，获得有效问卷 224 份。在对调查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后发现，大型企业

占 35.7%，中型企业占 35.7%，小型企业占 29.9%；在行业分布方面，信息技术行业占比 36.2%，制造业

占比 35.7%，其它占比 18.8%，电力、供水、供气行业 3.6%。 

4.2. 变量测量 

在量表的信效度方面，主要采用国内外成熟研究的量表对各变量进行测量，量表采用李克特七点量

表(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本文对各变量的维度划分是，从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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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 3 个维度对知识网络权力进行划分，参考韩莹等[13]的量表，从企

业的创新重视、领导决策力和员工激励测量知识网络能力权力；从与企业具有直接联系的其他企业的数

量、分布与稳定程度测量知识网络位置权力；从通过科研院所，供应链上下游和同行之间获取新知识难

易程度，来测量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借鉴 Zahra & George [5]、陈劲[41]的研究，从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

吸收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吸收能力的测量。对于知识创新绩效的测量，本文参考了多位学者设计的成熟量

表，量表设计来源参考 Nonaka 和 Takeuchi [42]、朱少英等[43]、何志国等[44]和王颖[26]。 

4.3. 信度与效度检验 

目前研究均采用 Cronbach’s α系数进行信度检验。一般认为，当 α值至少达到 0.7 才能接受，α值在

0.7~0.8 之间，则测量结果信度较好；α 值在 0.8~0.9 之间，则说明测量结果信度很好；α 值大于 0.9，则

说明量表信度非常好。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方法进行效度分析。对各变量进行 KMO 检验，若 KMO 值大于

0.6，则说明变量间相关性较强，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表 1 可知，知识网络权力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953；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3；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47；知识网络关系权力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7，均大于 0.8，量表信度较好。知识网络权力

各维度 KMO 值均大于 0.7 (P < 0.001)，量表结构效度较好。吸收能力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6，KMO
值为0.929 (P < 0.001)，量表信效度较好。知识创新绩效量表总体及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7、
0.916、0.929；KMO 均大于 0.7 (P < 0.001)，知识创新绩效量表信效度较好。所有构念平均萃取方差(AVE)
均在 0.70 以上，构成信度(CR)则均大于 0.90，说明量表拥有良好的聚合效度。总之，本文量表通过了信

度和效度研究。 
 

Table 1.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of the scale 
表 1. 各量表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 维度 α值 KMO 值 P 值 C.R. AVE 

知识网络权力 

网络能力权力 0.833 0.719 0.000 0.9006 0.7513 

网络位置权力 0.947 0.733 0.000 0.9649 0.9016 

网络关系权力 0.907 0.756 0.000 0.9414 0.8427 

量表总体 0.953 0.932 0.000 0.9597 0.7262 

吸收能力 量表总体 0.966 0.929 0.000 0.9700 0.7641 

知识创新绩效 

知识层绩效 0.916 0.829 0.000 0.9412 0.8002 

产品层绩效 0.929 0.847 0.000 0.9493 0.8241 

量表总体 0.957 0.930 0.000 0.9638 0.7690 

5. 实证分析 

5.1. 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相关分析 

本文使用数据分析软件 SPSS25.0 对网络能力权力、网络位置权力、网络关系权力、吸收能力、知识

层绩效和产品层绩效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表 2 所示皮尔逊相关系数。据表 2 可知：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与知识层绩效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 0.910、0.860、0.845；知识

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与产品层绩效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 0.862、0.885、
0.870；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与知识创新绩效的简单相关系数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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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0.911、0.897、 0.882；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与吸收能力的简单

相关系数分别为 0.871、0861、0.844。即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

知识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吸收能力

显著正向影响。之后进行 VIF 检验，各变量 VIF 最大值为 6.912，满足 VIF < 10 的要求，可以排除变量

之间具有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表 2. 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9 
 

1.45731 1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 5.0893 1.4803 0.826** 1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 4.8423 1.4688 0.781** 0.816** 1       

吸收能力 5.0826 1.39911 0.871** 0.861** 0.844** 1      

知识层绩效 4.8761 1.49288 0.910** 0.860** 0.845** 0.923** 1     

产品层绩效 4.9464 1.49717 0.862** 0.885** 0.870** 0.899** 0.890** 1    

知识创新绩效 4.9113 1.45336 0.911** 0.897** 0.882** 0.937** 0.972** 0.972** 1   

企业规模 3.97 2.02 −0.011 −0.024 0.001 −0.063 −0.072 −0.036 −0.056 1  

所属行业 1.08 0.279 −0.067 −0.076 −0.04 −0.05 −0.028 −0.029 −0.03 0.02 1 

注：*表示在 0.05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 0.01 的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5.2. 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 

5.2.1. 知识网络权力与知识创新绩效 
本文使用线性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将其放入模型，之后将知识

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依次放入模型，回归系数见表 3。在模型 2 中知

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影响，在模型 3 中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影响及模型 4 中知

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928 (P < 0.001)、0.863 (P < 0.001)和 0.855 (P < 0.001)，
即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均对知识层绩效均有显著正效应，H1a、
H2a、H3a 均成立。在模型 5 中，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562，高于知识网络位

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回归系数，H1c 成立。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knowledge network power and knowledge layer performance 
表 3. 知识网络权力与知识层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知识层绩效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企业规模 −0.061 −0.051* −0.040 −0.057* −0.049** 

所属行业 0.061 0.040** 0.017 0.023 0.027*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0.928***   0.562***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   0.863***  0.193***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    0.855*** 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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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R2 0.019 0.837 0.743 0.721 0.890 

F 值 2.145 377.074*** 212.090*** 189.788*** 354.222*** 

ΔR2 0.010 0.835 0.740 0.717 0.888 

注：*表示 P 值 < 0.05；**表示 P 值 < 0.01；***表示 P 值 < 0.001。 
 
同理，对知识网络权力与产品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回归系数见表 4。模型 7、模型 8、模型

9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885 (P < 0.001)、0.898 (P < 0.001)和 0.889 (P < 0.001)，即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

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均对产品层绩效具有显著正效应，H1b、H2b、H3b 均成立。在模型 10
中，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产品层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361，高于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

产品层绩效的回归系数，H2c 成立。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knowledge network power and product layer performance 
表 4. 知识网络权力与产品层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产品层绩效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企业规模 −0.030 −0.021 −0.009 −0.026 −0.016 

所属行业 0.029 0.010 −0.016 −0.011 −0.012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0.885***   0.302***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   0.898***  0.361***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    0.889*** 0.358*** 

R2 0.004 0.745 0.784 0.759 0.875 

F 值 0.494 213.938*** 266.355*** 230.713*** 304.119*** 

△R2 −0.005 0.741 0.781 0.756 0.872 

注：*表示 P 值 < 0.05；**表示 P 值 < 0.01；***表示 P 值 < 0.001。 

5.2.2. 知识网络权力与吸收能力 
同理，进行知识网络权力与吸收能力之间关系的检验，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将其放入

模型，之后将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依次放入模型，回归系数见表 5。
在模型 12、13 和 14 中，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均对吸收能力正相

关，回归系数分别为 0.831 (P < 0.001)、0.808 (P < 0.001)和 0.799 (P < 0.001)，即 H4a、H4b、H4c 成立。

在模型 15 中，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吸收能力的回归系数为 0.397，高于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

系权力对吸收能力的回归系数，H4d 成立。 
 

Table 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knowledge network power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表 5. 知识网络权力与吸收能力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吸收能力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企业规模 −0.051 −0.043 −0.032 −0.047 −0.040* 

所属行业 0.068* 0.049 0.027 0.032 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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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0.831***   0.397***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   0.808***  0.259***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    0.799*** 0.278*** 

R2 0.023 0.772 0.747 0.721 0.855 

F 值 2.650 248.101*** 216.507*** 189.675*** 257.763*** 

△R2 0.015 0.769 0.744 0.717 0.852 

注：*表示 P 值 < 0.05；**表示 P 值 < 0.01；***表示 P 值 < 0.001。 

5.2.3. 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 
同理，进行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检验，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和所属行业，将其放入

模型，之后将知识层绩效、产品层绩效依次放入模型，回归系数见表 6。在模型 17 中，吸收能力显著正

向影响知识层绩效，回归系数为 0.985 (P < 0.001)，假设 H5a 成立。高技术企业通过吸收在识别和筛选新

知识资源后需要进行知识资源的消化和吸收，才能促进新知识创造。随着吸收能力的不断增强，新知识

学习速度逐渐加快，高技术企业可以将自身知识与新知识进行融合，创造出能被自身利用和转化的的全

新知识，对知识层绩效产生促进作用。 
在模型 18 中，吸收能力显著正向影响产品层绩效，回归系数为 0.974 (P < 0.001)，H5b 成立。高技

术企业具备良好的吸收能力，在吸收新知识的同时，可以发现更多的产品机会。通过对新知识的整合，

产生改进旧产品或研发新产品的想法，促进产品层绩效提升。 
 

Table 6.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knowledg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表 6. 吸收能力与知识创新绩效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知识创新绩效 知识层绩效 产品层绩效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企业规模 −0.045 −0.010 0.020 

所属行业 0.045 −0.006 −0.037* 

吸收能力  0.985*** 0.974*** 

R2 0.011 0.852 0.813 

F 值 1.237 421.774*** 318.530*** 

△R2 0.002 0.850 0.810 

注：*表示 P 值 < 0.05；**表示 P 值 < 0.01；***表示 P 值 < 0.001。 

5.3. 高技术企业吸收能力在知识网络权力与知识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 

将企业规模、所属行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吸收能力和

知识创新绩效引入模型，检验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表 7 显示：在第一步(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

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回归方程中，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均具有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 0.432、0.277、0.309，对应的 P < 
0.001；在第二步(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吸收能力)的回归方程中，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与吸收能力正相关，回归系数分别为 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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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9、0.278，对应的 P < 0.001；在第三步(吸收能力、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知识网

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回归方程中，再将“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引入模型 20 后，吸收能力

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为 0.343 (P < 0.001)，证实中介效应确实存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

位置权力、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仍均具有显著正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 0.296、0.188、0.213，
对应的 P < 0.001。在模型 20 中，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

为 0.296，大于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 
综上所述，H6a、H6b、H6c、H6d 成立。 
 

Table 7. Analysis results of mediating effect 
表 7. 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 

变量 
知识创新绩效 吸收能力 知识创新绩效 

模型 19 模型 15 模型 20 

企业规模 −0.033* −0.040* −0.019 

所属行业 0.008 0.034** −0.004 

吸收能力   0.343***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 0.432*** 0.397*** 0.296***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 0.277*** 0.259*** 0.188*** 

知识网络关系权力 0.309*** 0.278*** 0.213*** 

R2 0.927 0.855 0.943 

F 值 556.386*** 257.763*** 599.608*** 

ΔR2 0.926 0.852 0.942 

注：*表示 P 值 < 0.05；**表示 P 值 < 0.01；***表示 P 值 < 0.001。 

6. 结果讨论 

6.1. 研究结论 

本文在社会网络理论、知识创造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

作用机理，同时考察了吸收能力对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与知识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得到研究结论

如下： 
1) 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

知识网络关系能力都对知识创新绩效存在正效应，说明在知识网络中具有较大知识网络权力的高技术企

业能够通过知识网络权力获取和整合知识网络各节点的知识资源和信息，提高知识资源配置能力和关系

运作效率，进而加强与其他知识节点的知识资源交换能力，通过新旧知识结合创造新知识，提升高技术

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 
2)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正效应最显著。高技术企业通过知识网络能力权力从整体层面

管理知识网络，构建知识资源高速流动的知识交换网络，优化知识网络内知识节点间的网络关系，引导

网络动态变化，有利于获取关键性知识资源，促进直接和间接知识溢出，提高知识层绩效。 
3)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对产品层绩效的正效应最显著。高技术企业运用知识网络位置权力从知识网络

结构上占据优势位置，产生相较于非核心位置高技术企业的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掌握多重信息渠道和

信息源，快速识别、获取多样化知识，整合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各种信息，把握产品创新发展动向，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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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风险，缩短新产品开发时间，提高产品层绩效。 
4)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正效应最显著。实证结果表明，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知识创

新绩效的正效应强度大于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正效应强度。知识网

络能力权力从整体层面对知识网络进行管理，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分别从结构和属性

层面对知识网络进行管理。 
5) 知识网络权力对吸收能力具有正效应。知识网络位置权力使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高技术企业成为

知识节点间相互沟通的“桥梁”，有利于获取异质性的知识资源，在知识资源数量方面获得优势。知识

网络关系权力使高技术企业与其他知识节点建立稳固的知识交换通道，有利于隐性知识的传递，获取专

用化的知识资源，降低知识交换成本，在知识资源质量方面获得优势。而知识网络能力权力能够改善网

络位置，处理网络关系，控制知识网络内知识的流动和传递，可以同时获得知识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优势。

高技术企业所获取的知识越多，类型越广，质量越高，对吸收能力的提升越大。 
6)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对吸收能力的正效应最显著。高技术企业的吸收能力依赖于知识资源的获取，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相较于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从整体层面塑造知识网络结构，改善

知识网络关系，同时在知识资源数量和质量方面对高技术企业的吸收能力进行促进。因此，知识网络能

力权力对知识吸收能力的正效应最显著。 
7) 吸收能力在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高技术企业通过知识网络

权力构建高频知识资源交换网络，优化网络节点间的关系，识别更多外部知识源，提高了企业的吸收能

力，从而能更好地将从外部获取的新知识进行消化和吸收，转化为对企业适用的新知识，增加企业知识

储备，提升知识层绩效。新知识的产生同时激发企业的创新性想法，企业通过新知识生产创新产品或改

良现有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层绩效，最终提升企业的知识创新绩效。 
8) 知识网络能力权力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的正效应最显著。高技术企业利用知识网络位置

权力获取多元化知识资源，利用知识网络关系权力获取专业化知识资源，而使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同时

获取多元化知识资源和专业化知识资源。高技术企业获得的知识资源通过吸收能力进行消化、吸收、组

合和利用，创造新知识，开发新产品，提升知识创新绩效。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因其在获取知识资源方面

的多元化和专业化的优势，通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绩效产生的正效应最为显著。 

6.2. 管理启示 

1) 注重高技术企业在知识网络中知识网络权力的合理利用。在知识网络中，高技术企业通过占据优

势网络位置，享有更多稀缺资源，因而在知识网络中拥有较大知识网络权力，继而获得较高的知识创新

绩效。应鼓励高技术企业合理运用知识网络权力，提高自身知识创新能力：① 要调配知识网络内部资源

分配，协调知识节点之间的相互行为，促进节点间的信任与合作，减少恶性竞争与冲突，避免知识资源

浪费，降低知识网络内部资源消耗；② 要发挥对知识网络的资源整合能力，加速知识信息在知识网络中

的流动，促进知识扩散和交换，提升知识网络整体知识创新绩效。 
2) 协调高技术企业的不同知识网络权力运用。高技术企业 3 种知识网络权力对于知识创新绩效都存

在促进作用，知识网络能力权力比知识网络位置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知识层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

知识网络位置权力比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和知识网络关系权力对产品层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就使我们

应该更加注重，面对高技术企业不同的绩效需求时，对于知识网络权力应有不同选择。当高技术企业想

要提升知识层绩效时，培育其知识网络能力权力；当高技术企业想要提升产品层绩效时，培育其知识网

络位置权力。 
3) 深化吸收能力的传导作用。实证研究表明，吸收能力在知识网络权力和知识创新绩效之间起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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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作用，一方面说明了高技术企业吸收能力对于知识创新绩效的重要性，更说明在吸收能力的介入

下，高技术企业知识网络权力对知识创新绩效提升的促进作用被增强。因此，应强调吸收能力在其间的

传导作用，做到知识网络权力与吸收能力对于知识资源消化、吸收和转化的协调作用，共同促进高技术

企业的知识创新行为，进而促进高技术企业知识创新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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